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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背景下南海海洋保护区建设问题研究

张丽娜， 刘雨宵
（海南大学 法学院，海南 海口 570228）

［摘 要］ 气候变化引发的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已对南海海域生态系统造成实质性威胁，南海周边国家

迫切需要通过适应行动和区域合作以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南海海洋保护区建设可以提升南海海洋系统的生

态弹性和风险抵御能力，为气候变化背景下海洋保护区的构建和可持续发展提供示范效应和实践样本。南海

海洋保护区应在明确应对气候变化总体目标的基础上，通过推进国家行动和加强区域合作，给予非争议海域

和争议海域差异化建设安排。南海周边国家一方面应积极推动信息交换机制、评估审查机制和资金支持机制

建设；另一方面应在海洋保护区设计规划中融入脆弱性评估、适应性措施等气候适应管理要素，不断加强南海

海洋保护区的合作管理深度和生态连通程度，逐步推进南海海洋保护区网络化、系统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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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第五次评估报告指出，南海即将面临重大气候与生态变化，预

计到 2100 年，东南亚地区整体海平面将会上升 40 厘米左右，区域内海洋生态系统、沿海栖息地以及周

边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都会受到严重损害[1]。各国迫切需要加强气候治理行动以共同应对气候变化

威胁。应对气候变化的措施包括减缓和适应两个类别。减缓措施注重对碳源的控制，其强调通过减排

增汇手段降低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和气候变化速率；适应措施侧重于提高生态系统的防御和恢复能

力，主张通过积极实施调整与适应策略以减轻气候变化不利影响和潜在风险[2]。建立海洋保护区是适

应气候变化的重要措施，虽然其无法从根源上阻止气候变化及相关威胁[3]，但作为帮助缓解气候变化和

恢复生态弹性的重要适应措施，海洋保护区在强化物种群落、维持生态系统抵抗力①和复原力②、降低气

候变化风险等方面的能力已经被国际社会所认可，有效的区内管理行动可以减少外来压力并最大限度

地降低气候变化的累积影响，对于应对气候变化具有积极作用和现实价值[4]。南海周边国家与《生物多

样性公约》其他缔约方共同在第七次会议上承诺，要实现 10% 的海洋保护区的建设目标。但就现阶段

而言，南海置于“有效”保护措施之下的实际海域面积仅有 0.3% 左右，远低于全球平均水平[5]。因此，如

何在应对气候变化背景下建设南海海洋保护区成为当务之急。目前，国内对于南海海洋保护区建设问

题的研究缺乏应对气候变化的切入视角，学者大多是从资源养护、国际合作和维护国家海洋权益等角

度出发，对南海海洋保护区建设问题进行探析。有学者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可以为南海保护区建

设提供理论基础和思想指引[6]，还有学者认为南海海洋保护区应采取争议海域和非争议海域“两分法”

的方式进行构建[7]，也有学者认为南海海洋保护区建设可以参考地中海“公约+议定书”的双层级区域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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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群的补充潜力、生物生态特征），又包括外部因素（如有利于幼体扩散的洋流模式等）。

② 复原力指的是生态系统在保持关键生态功能和服务的同时抵御、恢复或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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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治理模式[8]。国外学者主要从气候变化与海洋保护区建设的关联性、海洋保护区网络设计等方面分

析海洋保护区的建设与发展，缺乏对于气候变化背景下南海海域保护区建设问题的研究。有学者提出

将气候变化要素融入海洋保护区建设中可以增强区内生态系统的修复能力，有助于应对气候变化目标

的实现[9]，还有学者认为对海洋保护区进行规划、管理和评估，可以有效保护区域生态环境、改善外来压

力、降低气候变化相关风险[10]，也有学者分析了不同地区海洋保护区的建设案例，提出要通过加强海洋

保护区网络建设、运用适应性管理方法以及制定科学合理的监测框架等措施抵御气候变化[11]。本文以

应对气候变化为切入视角，拟阐释南海海洋保护区建设对于应对气候变化的积极意义，分析气候变化

背景下南海海洋保护区建设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气候变化背景下南海争议和非争议海域的海洋保护区

建设安排。

一、南海海洋保护区建设对于应对气候变化的积极意义

（一）基于生态系统的积极意义

南海海洋保护区建设可以切实提高南海海域的生物多样性、生态系统弹性和风险抵抗力，助推应对

气候变化目标的实现。

首先，南海海洋保护区建设有助于管理和养护南海生物资源，增强区域内海洋生物多样性，降低气

候变化的不利影响。南海是全球生物多样性最为丰富的地区之一，确保南海生态环境的健康稳定，对于

保障区域生物资源的协调平衡和生态系统的良性运行具有现实意义。在海洋环境保护与海洋资源持续

利用的方式问题上，设立海洋保护区被认为是最行之有效的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手段。通过采取包括

限制捕捞、限制航运活动等在内的多元化、综合性的管理措施，可以促使海洋保护区内的海洋生物多样

性迅速恢复和提升[12]，缓解南海生物资源退化危机，保持海洋生境服务功能的可持续性，从而增强海洋

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应对气候变化的协同效应[13]。

其次，南海海洋保护区建设可以提供一种保护机制来有效预防和缓解气候变化趋势，提高生态恢复

能力，增强南海海洋系统生态弹性[14]。生态弹性指的是当生态系统受到外界干扰时，通过自身的恢复、

重塑和调节，逐步适应压力并维持自身生态功能及所处状态不变的能力[15]。具备弹性的生态系统能够

规避生态退化、灵活适应并持续提供调节、供给和支持等生态服务功能，其更容易抵御生态破坏并从环

境波动或突发灾害中恢复，有效应对气候变化和其他不确定风险[16]。管理高效、运行良好的海洋保护区

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获得弹性。构建一个长期性、高标准、高效益的南海海洋保护区网络可以提高南海

生态系统的弹性等级，使其更持久地抵御气候变化压力。

最后，南海海洋保护区建设有助于抵抗外来风险，减少外来因素对海洋生态系统造成的不确定性。

IPCC 建立了基于风险管理应对气候变化的基本理念框架，科学系统地评估了海洋保护区建设作为一种

有针对性的风险管理行动在应对气候变化中的重要作用[17]。由气候变化引发的外来物种入侵，会对南

海海域的物种分布和食物网动态产生严重影响，可能引发生物种群减少甚至局部灭绝的风险，进而改变

南海生态系统结构及其服务功能[9]。海洋保护区是对气候变化及其相关风险进行辨识与评估的天然生

态实验区域，通过加强南海海洋保护区气候变化风险和管理研究，辨识南海海洋保护区面临的主要气候

变化风险及其风险源、风险受体、风险表征和形成机制，可以制定具有针对性的风险防范政策和措施，提

升南海海洋保护区气候变化风险防范和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从而更好地发挥南海海洋保护区在应对

气候变化中的积极作用[18]。

（二）基于区位因素的积极意义

南海地理位置独特，生物资源异常丰富，是开展气候变化适应以及预防措施研究的重点海域，在南

海建立海洋保护区对于应对气候变化具有不可替代的示范作用。

其一，南海海域生态系统较为脆弱，污染和破坏多源复杂，是迫切需要进行生态系统修复和应对气

候变化负面影响的典型区域。长期以来，南海周边国家过分关注于海洋权益争议，使得南海脆弱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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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系统长期被置于保护的羸弱状态，繁忙的海运贸易、油污事故、乱砍滥伐以及商业性过度捕捞等多重

因素使得具有半闭海特征的南海生态系统受损严重，生态环境承载力持续下降，从而导致南海海域对

于气候变化的调节、适应能力显著不足。故而，在该海域建立海洋保护区具有相当程度的困难性、挑

战性和现实性，可以为其他地区协同推进应对气候变化与海洋保护区建设提供行动范式和经验

积累[19]。

其二，南海海域面积广袤，“汇碳”功能十分强大，是研究、评估气候变化与海洋保护区之间响应

关系的代表性区域。该地区广泛分布的珊瑚礁、红树林等生态系统，具有很高的环境敏感性，生态服

务功能和温度变化反应十分突出，是衡量气候变化的典型生物资源。通过对珊瑚礁和红树林的生态

群落、生物活性及栖息地进行阶段性监测、评价，可以科学准确地判断气候变化对珊瑚礁、红树林生态

系统造成的影响和相关生态保护措施的管理成效[10]。要而言之，南海海洋保护区的建立，不仅可以增

强南海生态系统对未来气候变化的复原力、缓解由于热压力造成的生物资源及其栖息地减少的问题，

还可以通过收集、归纳、分析具有代表性生态系统的监测数据，明确海洋保护区在应对气候变化中的

功效、作用和发展潜力，为气候变化背景下海洋保护区的建设和可持续发展提供示范效应和实践

样本。

其三，海洋保护区建设能够帮助南海周边国家缓解紧张局势和增进环保合作。囿于长久以来的岛

礁主权归属与海域划界争端，南海周边国家缺乏开展域内务实合作的互信基础。加之区域性公约的缺

失，现有区域合作普遍呈现“碎片化”与“自愿性”特点，无法有效解决南海生态环境问题[6]。海洋保护区

是应对气候变化的前沿阵地，又属于环保领域的低敏感合作范畴，其所蕴含的共生逻辑与实践价值可以

为南海地区气候、生态和资源危机提供解决思路。在南海建立海洋保护区，是以低敏感度领域的合作为

切入点，以“共商、共建、共享”的治理理念和务实开放的姿态来探索南海区域合作新模式[20]，有助于南海

周边国家建立互信、培育合作共识，缓解区域争端，促进环保合作项目的实施和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目标

的实现。

二、气候变化背景下南海海洋保护区建设的问题省思

（一）缺乏应对气候变化的建设目标

目前，中国、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等国家先后在南海海域开展了海洋保护区实践。总体来看，各

国海洋保护区的建设目标各不相同，但都缺少了应对气候变化目标。

如表 1①所示，现阶段南海周边国家关于海洋保护区建设目标基本涵盖以下三个方面：渔业资源与生

物多样性保护；科学研究与文化教育；生态旅游与经济社会发展。具体来看，中国、菲律宾、越南海洋保

护区的建设目标主要包括养护珊瑚礁、红树林生态系统、保护海洋生物多样性和发展海洋渔业；马来西

亚、柬埔寨、泰国的建设目标涉及发展生态旅游业、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和生物资源；印度尼西亚、新加坡、

文莱的建设目标则是加强文化教育、科学研究和海洋动植物资源养护。之所以南海周边国家都未树立

应对气候变化的构建目标，一方面，是因为南海周边国家对于应对气候变化的认识和理念具有一定局限

性，其大多专注于节能减排、减污降碳等气候变化减缓领域，而对于像建设海洋保护区这样力图通过气

候适应措施来应对气候变化的研究和实践略有不足；另一方面，南海周边国家普遍对以应对气候变化为

目标的海洋保护区建设持消极态度，欠缺紧迫性。这主要是因为以应对气候变化为目标的海洋保护区

建设是一项长期性、系统性工程，需要南海周边国家投入大量的时间成本和人力物力资源，而南海周边

国家多为发展中国家，经济水平和技术能力十分有限，难以支撑融入气候变化适应管理的海洋保护区

建设。

① 本表为作者根据相关资料梳理，数据来源于世界保护区数据库（See WDPA.Marine protected areas［EB/OL］［2022-09-12］.https：//www.
protectedplanet.net/en/thematic-areas/marine-protected-areas）；海洋保护地图集（See Marine Conservation Institute［EB/OL］［2022-09-
15］.https：//mpatlas.org/countries/）；参见王佳微、夏颖颖等 .东南亚海洋保护区发展探析［J］.海洋开发与管理，2022（8）：67-73；参见胡

斌 .南海MPAs区域网络构建：现实需求、法律基础和路径选择［J］.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4）：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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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尚未形成海洋保护区网络体系

海洋保护区网络是指由各种独立的海洋保护区组成的在不同空间尺度和保护水平上相互合作、协

同运作的集合体[21]。目前，南海海洋保护区尚未形成协调联动的保护区网络体系。

一方面，南海海域范围内的海洋保护区建设数量较少，覆盖面积有限，地理位置基本都位于大陆沿

岸附近，保护区之间的相互间隔过大，欠缺生境连通性和生态系统完整性，未能形成海洋保护区生态网

络体系[22]；另一方面，南海海洋保护区缺乏设计、规划和管理方面的一致性，不同保护区的规划者在制定

监管策略和适应措施上缺乏沟通与协调，整个海域范围内没有统一的建构方向和行动方案，尚未形成一

个整合有序的社会网络体系[23]。造成这种现象主要有两方面原因，其一，南海海洋保护区建设起步较

晚，发展规划滞后，建设水平较低，南海周边国家大多将其作为一种防治本国海洋污染和生物资源保护

的预防性管理工具，缺乏对于本国生态经济价值与区域整体效益的协同考量。并且南海沿岸国家经济

基础和科学技术水平相对落后，难以为海洋保护区建设提供长期可持续的资金和技术支持。其二，囿于

长期存在的主权和海洋权益争端，南海海洋保护区缺乏区域层面的指导与规划，既没有建立具有约束力

度的合作管理机制，又未形成相互配合、协同运作的保护区管理实践[24]。而且，为避免矛盾的升级，沿岸

国家不敢贸然在南海存在争议的海域范围内从事海洋保护区建设活动，进而导致南海大部分水域始终

处于保护和管理的虚置状态。

从环境风险预防的角度而言，海洋保护区网络可以提供用以维持生态系统稳定性和关联性所必需

的空间联系，预防海洋生态进程中的不确定因素。南海海洋保护区网络的缺失，使其不能为生物及其繁

殖体在区域范围内运动、扩散和流动提供一个适宜的交互场所。因此在遭遇局部灾害或气候危机时，南

海海洋保护区无法通过分散风险来提高生态弹性和适应能力，故而难以在应对气候变化中充分发挥

作用[25]。

（三）未能融入气候适应管理要素

围绕保护区的建设目标积极融入相关适应管理要素是确保海洋保护区可持续发展的前提和关键。

目前，南海周边国家虽已相继进行了海洋保护区建设，但根据资料数据显示①，除菲律宾以外，其他国家

① 数据显示只有菲律宾在保护区的管理过程中考虑了气候变化要素，其他国家均未考虑该要素。而且，包括菲律宾在内的南海周边国

家，都未将应对气候变化作为海洋保护区的构建目标。See O’REGAN S M，ARCHER S K，FRIESEN S K.A Global assessment of cli⁃
mate change adaptation in marine protected area management plans［J］.Frontiers in marine science，2021（8）：1-16.

表1　南海周边国家海洋保护区建设情况统计表

国家

中国

菲律宾

越南

马来西亚

印度尼西亚

文莱

新加坡

柬埔寨

泰国

主要海洋保护区名称

    广西山口红树林生态自然保护区、海南大洲岛海洋

生态自然保护区、海南三亚珊瑚礁自然保护区等

    埃尔尼多海洋保护区、阿博兰海洋保护区、阿波岛

海洋保护区等

    芽庄湾海洋保护区、富贵岛海洋保护区、主山海洋

保护区等

    热浪岛国家海洋公园、东姑阿都拉曼国家海洋公

园、敦沙卡兰国家海洋公园等

    科莫多国家公园、布纳肯国家公园等

    路易莎礁石野生动植物保护区（有争议）、佩龙岩野

生动物保护区等

    姐妹岛海洋公园等

    高龙岛国家公园、暹粒国家公园等

    安通群岛国家公园、三百峰国家公园等

建设目标

    保护海洋珍稀物种和海洋生态系统

    保护和恢复岩礁鱼类、渔业资源和生物多样性

    保护典型海洋景观和生物多样性、促进海洋生

态平衡、养护海洋物种及栖息地

    养护生物资源、发展生态旅游业、保护海洋环境

    促进科学研究、文化发展和生态旅游

    保护海洋野生动物、珊瑚礁和渔业资源

    促进生物资源保护、文化教育和科学研究

    保护生物资源、发展生态旅游业

    保护海洋和海岸带生态系统、渔业资源养护、发

展生态旅游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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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没有在海洋保护区的管理规划中融入气候变化适应要素。区域范围内海洋保护区的气候变化平均稳

健指数①普遍较低，应对气候变化能力十分薄弱[26]。

气候适应要素主要包括三个方面：脆弱性评估②、监测方案和适应性管理③[27]。首先，南海海洋保护

区缺乏科学有效的脆弱性评估和监测方案。脆弱性评估和监测方案的缺失，限制了南海海洋保护区建

立关于目标物种所能够承受的温度限度和其具体应变水平的监测和反馈机制，一来使得保护区内应对

气候变化的相关信息和数据严重不足，无法对特定生物种群的暴露度、敏感性和适应能力进行有效的量

化和评测；二来不能通过对生态系统内多重压力源的筛选和测试，准确评价区内气候变化与其他风险压

力之间的响应关系和协同作用效果，进而可能出现基于对单个压力源的预测而产生误导性结果。其次，

南海海洋保护区欠缺适应性管理措施。气候变化背景下的海洋保护区建设需要充分考虑气候变量在保

护区中的作用力度、方式和结果，并以这些数据为依托制定相应管理措施来适应气候变化风险[11]。适应

性管理的缺失使得南海海洋保护区无法对气候变化及生态环境状况迅速做出管理反应，进而难以及时

调整、更新、优化保护区的管理尺度和框架，形成具有针对性的气候变化应对策略。质言之，气候适应要

素的缺乏降低了南海海洋保护区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限制了海洋保护区在抵御气候风险、保护生物种

群、提升生态弹性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十分不利于南海海洋生态系统结构、功能的恢复和生态服务价值

的维持。

三、气候变化背景下南海海洋保护区的构建路径

（一）设定应对气候变化构建目标

将应对气候变化作为南海海洋保护区的构建目标，对于缓解气候变化趋势、降低气候风险、促进区

域合作具有现实意义和践行价值。一方面，南海周边国家都是《联合国框架公约》或《巴黎协定》等国际

气候公约的缔约国，各国都负有通过节能减排、创汇增汇等方式降低二氧化碳浓度、缓解温室效应的义

务。海洋保护区是以生态系统为基础的环境管理手段和气候适应措施，加强南海海洋保护区建设有助

于南海周边国家落实气候适应行动，实现本国气候承诺。另一方面，南海海洋保护区建设有助于南海沿

岸国家履行区域合作义务。南海是区域海，也是半闭海，《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规定区域海洋环境合作

的同时④，亦重点强调了半闭海沿岸国家的合作义务[28]。南海海洋保护区建设属于低敏感的生态环境保

护领域，在南海区域合作中具有良好的实践基础，符合气候变化背景下南海区域合作的发展规划。因

此，南海海洋保护区应树立应对气候变化的构建目标，通过海洋保护区建设促进南海海域生态弹性和生

物资源的恢复，共同应对区域气候变化危机[29]。在具体实现路径上，针对目前已经建立的且具备应对气

候变化条件和能力的海洋保护区，应及时增加、调整、协调该保护区的构建目标以满足气候变化适应需

求；对于尚未建立的海洋保护区，应在项目初始阶段便设定该保护区的构建目标为应对气候变化，并以

此为海洋保护区进一步的设计和管理提供指引。

（二）推动海洋保护区区域网络建设

1.明确合作框架

南海海洋保护区网络合作框架的基本要素应包括：建立保护区网络协调机制和区域网络专门机构。

① 气候变化稳健指数，是根据德国保护区管理计划文本分析改编而成的，旨在计算每个管理计划纳入共同气候变化适应原则的程度。

具体操作方式是通过对每个管理计划进行评分，并以此作为既定标准，计算出这些标准在不同保护区管理规划中的气候变化稳健性

分数。

② 气候变化脆弱性由三个部分组成：暴露度、敏感性和适应能力。对脆弱性进行评估则主要从这三方面入手。其中，暴露度量化了可

能会对保护目标造成影响的气候变化指数，例如南海海平面温度（SST）的高低和上升速率；敏感性是保护目标对特定生物、非生物条

件的依赖程度，例如南海海域的红树林生态系统对 SST的最大承受限度；适应能力是保护目标通过进化、范围变化等方式应对气候

变化的能力，例如热带海洋生物在海水富氧化过程中的存活能力和应变水平。

③ 适应性管理是一种科学的环境保护管理方法，它将研究纳入保护行动中，并将设计、管理和监测整合在一起来对假设进行系统化的

检验以获得适应性。

④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 123条规定：闭海或半闭海沿岸国在行使和履行本公约所规定的权利和义务时，应互相合作。为此目的，这

些国家应该尽力直接或通过适当区域组织：（1）协调海洋生物资源的管理、养护、勘探和开发；（2）协调行使和履行其在保护和保全海

洋环境方面的权利和义务；（3）协调其科学研究政策，并在适当情形下在该地区进行联合的科学研究方案；（4）在适当情形下，邀请其

他国家或国际组织与其合作以推行本条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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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在协调机制的建设问题上，囿于南海海域长期以来存在岛礁主权和海洋划界争端，通过正式的区

域框架公约或环境保护合作机制推进南海海洋保护区网络建设具有切实的难度。南海海洋保护区网络

建设应在尊重南海区域一体化发展的客观现实的基础上，循序渐进、务实推进[30]。具体而言，南海沿岸

国家可在东亚海洋协调机构（the Coordinating Body on the Seas of East Asia, COBSEA）或东亚海洋环境管

理伙伴关系计划（Partnerships in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for the Seas of East Asia, PEMSEA）等现有区域

协调机制下展开海洋保护区网络建设的前期合作，合作内容可从最初的数据收集、生态脆弱区识别、技

术交流等逐步过渡到保护区的规划、选址以及网络建设[31]。其次，在区域网络专门机构建设方面，可通

过成立应对气候变化工作组的方式促进海洋保护区网络合作的落实。作为指导海洋保护区网络建设的

专门机构，一方面其应定期召开会议，研究制定海洋保护区网络建设及其应对气候变化的相关计划和规

则，审查有关海洋保护区建设目标的实现情况；另一方面，该工作小组应负责协调南海沿岸国家的保护

区网络建设行动，促进海洋保护区区域网络建设合作，同时为各国在海洋保护区网络建设过程中遇到的

问题提供指导、建议和援助。

2.规划建设区位

以国家为单位进行海洋保护区建设是气候变化背景下推进南海海洋保护区网络化发展的重要前

提。南海海洋保护区建设应在明确非争议和争议海域发展任务基础之上，针对不同区域分别给予特定

行动安排[32]。

在非争议海域上，南海海洋保护区建设包含两种情况：一是在本国海域内建立国家级海洋保护

区，二是在已划定边界地区进行跨界海洋保护区建设。首先，在本国海域内构建海洋保护区不需要

与南海周边国家协调行动，南海沿岸国家应将重点放在海洋保护区的质量建设上，制定并不断完善

相关制度性规范，积极借鉴周边国家先进经验，在吸纳科研人员、社区公众等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的

基础上，采取大型化、规模化构建方案，助推应对气候变化建设目标的实现；其次，南海沿岸国家可以

通过双边安排在已划定边界地区进行跨界海洋保护区建设。相关国家应立足于生态环境和生物资源

的养护需求，由相邻且具有合作意愿的国家自行商定具体规划方案和行政执法范围，通过共同建立

海洋保护区或者在边界两边分别建立海洋保护区和其他保护措施的方式，维护区域内生态系统的稳

定和可持续性，提升国家间协作管理能力，从而为推动争议海域海洋保护区的建设合作提供前期经

验积累 [33]。

在争议海域上，南海海洋保护区网络建设需要秉持“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理念，设计一种“共同建

立、共同管理”的“临时安排”①，促进南海周边国家从权益的争夺转变为义务的分担。首先，争议海域的

利益相关国应就拟选定的海洋保护区，制定有关建设合作的保护规则，规则的内容既要与应对气候变化

目标相契合，又要充分反映该保护区的生态养护需求和现实管理需要。同时，还要将这一行动安排的适

用范围严格限制在海洋保护区建设及其相关活动，确保任何建设、管理、养护行为都不构成对该区域海

洋权益和海洋声索请求的直接或间接承认。其次，明确参与保护区建设的国家有共同制定管理措施和

行动计划的权力，规定由参与国的有关当局来对相关措施的执行情况进行协调、监督，避免因执行或管

理等问题而产生冲突，从而为南海海洋保护区网络建设合作的顺利进行提供保障[34]。此外，对于争议海

域内就海洋保护区建设问题无法达成共识的区域，可以改变建设思路、调整合作范畴，通过在此类海域

设置“禁渔区”的方式，推动共同养护目的和保护区网络状态的实现。

3.建立保障机制

南海周边国家应加强区域合作与交流，通过高效的保障机制为南海海洋保护区网络的构建和运行

提供支持[35]。南海海洋保护区的保障机制应主要包括：信息共享机制、评估审查机制和资金支持机制。

① 海洋划界前临时安排主要体现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 74条第 3款和第 83条第 3款中。第 74条第 3款规定：“在达成第 1款规定的

协议以前，有关各国应基于谅解和合作精神，尽一切努力作出实际性的临时安排，并在此过渡期间内，不危害或阻碍最后协议的达

成。这种安排应不妨害最后界限的划定”；第 83条第 3款规定“在达成第 1款规定的协议以前，有关各国应基于谅解和合作的精神，

尽一切努力作出实际性的临时安排，并在此过渡期间内，不危害或阻碍最后协议的达成。这种安排不妨害最后界限的划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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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信息共享机制。数据汇编和信息共享是确保海洋保护区得以长期高效运行的基本要素。南

海海洋保护区建设可以依托中国—东盟环境保护合作中心，在该中心现有合作机制基础上，继续将其打

造成为一个能够有效支撑应用互联、数据互通、服务开放共享的综合信息管理平台，同时积极倡导南海

周边国家参与共享平台建设，促进数据资源整合及高效汇聚管理，为南海周边国家开展海洋保护区建设

提供信息和数据支持。

其二，评估审查机制。为确保应对海洋气候变化目标及其预期效果的实现，南海周边国家可以在保

护区网络建设中设置监测审查内容，并以明确的绩效指标来对海洋保护区网络成员的管理策略进行评

估，同时规定相关国家以综合报告的形式，及时反馈本国海洋保护区建设进程和目标达成情况，逐步形

成层级化、系统化的南海海洋保护区网络评估体系。

其三，资金支持机制。创建和维持海洋保护区网络需要制定比适用于单个海洋保护区更加综合的

财政策略，南海海洋保护区应从网络整体效益出发探索多渠道、可持续的融资机制。具体来讲，南海海

洋保护区网络的资金支持机制应包含 3 个要素：（1）由保护区建设的参与国和保护区网络所维持资源中

的受益人或组织（例如社区、非政府组织、私人公司等）共同分担财政；（2）制定多种互补的资金来源（例

如政府拨款、商业基金等）和符合代价效益原则管理方法的组合财政方案；（3）建立与融资机制相配套的

管理和审计机制，发展参与融资项目的潜在伙伴关系，以获得可持续的财政支持[36]。

（三）融入气候变化适应管理要素

设计融入气候适应管理要素的南海海洋保护区网络应从三个方面入手：脆弱性评估、监测计划和适

应性管理。

1.确立脆弱性评估方案

欧洲气候变化影响、脆弱性和适应专题中心（the European Topic Centre on Climate Change impacts, 
vulnerability and Adaptation ，ETC/CCA）技术文件 2011/1 介绍了用于评估气候变化脆弱性的一系列方法，

主要包括特定指标法、地理信息系统方法（GIS）和动态计算机模型法[37]。南海海洋保护区的初始阶段可

以采用特定指标法，制定切实可行的脆弱性评估方案，为适应管理行动的顺利实施奠定基础。具体来

讲，南海海洋保护区的脆弱性评估应包含如下步骤：首先，通过初步评估选择存在脆弱性风险的栖息地

（例如珊瑚礁和红树林生态系统），并对栖息地范围内特定物种的暴露度、敏感性等进行指标计算，根据

具体计算指标模拟气候变化情景以确定优先识别区域；而后，通过对优先识别区进行多重气候压力源测

试，检查其他压力源或压力源相互作用所产生的综合影响，并根据影响结果制定相应保护措施，以减轻

气候变化及其潜在威胁[38]。

2.拟定监测计划

监测计划具有差异性和唯一性，处于不同生境的海洋保护区应结合区域气候变化及其风险特征制

定与之相适宜的监测计划。制定南海海洋保护区的监测计划应从监测指标和监测程序两方面入手：

（1）选择监测指标。选择指标和参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对于气候变化影响的认识和估计，南海海

洋保护区的监测指标应以本区域代表性生境和生物资源为导向，围绕适应海洋气候变化的管理目标进

行筛选。以下四个指标可作为南海海洋保护区的优先选择对象：其一，物理和生化条件（例如南海海洋

水体温度、盐度、酸碱性变化）；其二，偶发事件（例如外来物种入侵、珊瑚礁大面积白化、死亡现象等）；其

三，物种空间分布（例如红树林生态群落的范围、分布和丰度变化）；其四，关键物种繁殖日期（例如海龟

等海洋生物的迁徙和洄游日期变化）。

（2）规范监测程序。监测程序的第一步是分析现有监测方法并将其合理地适用于不同规模的监测

目标，同时以相应目标为基准确定监测对象并制定采样策略；然后，要利用信息共享网络平台整合监测

数据，将气候变化监测结果和相关报告上传至该网络平台，形成针对监测目标的共享数据库；最后，通过

提取、检测数据库中的样本信息，分析判断生物群落或物种的关键特征和演进趋势，并以此为依据增加

或重新确定优先识别地点，协助执行适应性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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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制定适应性管理方略

在保护区的管理实践中，适应性管理主要体现为利用可获得的最佳数据信息来设计海洋保护区网

络，并通过框架内的监测和评价系统验证管理方法的有效性并不断加以改进。在气候变化背景下，南海

海洋保护区网络的建设和管理必须以适应性管理措施为依托对气候变化趋势进行预测，同时制定应对

气候变化长期或短期实施计划，并以相应绩效评价为根据不断改进管理策略和实施方案[39]，进而提高南

海海域保护区网络协同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和水平。

具体而言，制定南海海洋保护区适应性管理策略，首先要在网络设计的初始阶段确立应对气候变化

的共同目标和阶段性发展任务，并创建一个绩效标尺来衡量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的有效性；而后要通过制

定高效的管理规划来对各种气候变化威胁或影响因素进行确认和排序[40]，在明确规制重点的基础上，对

选中的威胁因素进行数据分析；最后根据分析结果有针对性地改进海洋保护区的管理策略和实施方案，

以便对海洋气候变化既存或未知风险迅速做出管理反应，不断提高南海海洋保护区整体的生态弹性和

抵抗力。

四、结  语

南海海洋保护区建设是保护南海生态环境、提升海域生态弹性、缓解气候风险、应对气候变化的可

行路径。我国应成为推动南海海洋保护区建设的主导力量，加强与南海周边国家的友好往来和沟通交

流，不断深化与南海周边国家的合作广度和深度，从而增强南海周边国家开展海洋保护区建设的互信基

础。我国与东盟国家在环保合作领域存在扎实的制度基础，故而可以采取与东盟国家先行磋商的方式，

率先与具备建设共识的国家进行交流合作，同时利用“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为南海海洋保护区的构建提

供经济上的驱动力，逐步推进南海海洋保护区网络化、系统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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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Marine Protected Area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Climate Change

ZHANG Li-na, LIU Yu-xiao
(Law School， Hainan University， Haikou 570228，China)

Abstract: Since a series of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problems caused by climate change have posed 

substantial threats to the ecosystem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it is urgent for countries around the South China 

Sea to respond to ocean climate change through adaptation actions and regional cooperation. The construction 

of marine protected areas (MPA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can improve the ecological resilience and risk resis‐

tance of the marine system in the South China Sea, and provide demonstration effects and practical sample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marine reserves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climate change. 

On the basis of the overall goal of responding to climate change, the South China Sea MPAs should give the 

differentiated construction arrangements to non-disputed waters and disputed ones through promoting national 

actions and strengthening regional cooperation. On the one hand, countries around the South China Sea 

should actively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information exchange mechanisms, assessment and review 

mechanisms and financial support mechanisms. On the other hand, such management elements of climate 

adaptation as vulnerability assessment, and adaptation measures should be incorporated into the design and 

planning of marine protected areas, and the depth of cooperative management and ecological connectivity of 

marine protected area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should be continuously strengthened so as to gradually 

promote the networked and systematic construction of marine reserve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Key words: climate change; marine protected area; adaptive management; regional co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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